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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书《礼记》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讲习道义”。东汉的字典《说文解字》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同志为友”。也就是，“朋友”被定义为志同道合的人，朋友相处是为了提升道德，“君子相友，道德以成”，“君子以朋友讲习”。
《论语·子路》中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这里“朋友”之间可以互勉、督促。互帮互助主要是在精神需要的层面上发生。在《论语·季世》中孔子提出交友的三个原则：“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他并不注重交往强大的、能够带来物质利益的朋友，而是强调朋友的品格端正。也就是说，“朋友”是用来满足很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的，是精神上的相互促进。灵魂相交，甚至于超越时间和距离，是非常理想化的。
但是在甲骨文中，“友”字是向同一方向伸出的两只手。也就是在你做某事的时候有一只手伸出来帮助你。这时候“友”是一种加持和助益。也就是说，在这个字的原始意义上，“友”是互助，是带来利益的。这更符合现代以来人们对于“友谊”的理解：朋友是协助者、赞助者、支持者和顾问，有时甚至是共同行动者。也就是说，在中国，互惠利他主义的友谊观和联盟模式的友谊观也是有市场的。这和上述古代经典中所描述的友谊显然有一定出入。
因此，在中国，底层和精英之间的友谊观可能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分裂。
底层民众更符合近现代社会学、经济学所描述的互惠的社会互动模式，他们寻求友谊更多考虑到利益。所以底层讲究广交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江湖义气”更接近于联盟模式，对于朋友间的“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也就是“回报”总是十分注重的。“朋友”不仅是一起分享共同兴趣和共同喜爱，而更重要的是合作，是可以一起面对困难，在你困难的时候能够施以援手，甚至可以“同舟共济”，一起面对生死的人。所以底层的人认为最好的朋友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
在“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思路下，底层的中国人---也就是大多数的中国人，形成了关于“朋友”的远近亲疏的差序格局。他们在生活中安排了从非常淡漠而疏远的朋友，到非常亲密的朋友的宽泛的谱系。
从非常疏远的“点头之交”和“酒肉朋友”开始，由共同兴趣形成的朋友关系如赌友、酒友、诗友；发展到慢慢深刻的交往，成为密友、挚友、深交；到长期的交往成为老友甚至世交；
再到最好的朋友，从“你说什么都对”的“莫逆之交”，到“士为知己者死”的“刎颈之交”；
发展到最高层次，最好的朋友之间成为家人，男子互称“兄弟”女子互称“姐妹”。人们建立起虚拟的血缘关系，也就是“结义”。所谓“义结金兰”，是指在结义的仪式上互相交换“金兰帖”，这些仪式往往包含歃血为盟，这就说明了其“结盟”的本质。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中国人灵巧地游走于不同远近亲疏、或深或浅的朋友交情之间。时时联络互动，维护着即使是并不深刻的友情，以备在不时之需调用“弱关系的力量”。这种相对疏远的朋友之间交往的禁忌甚多，礼仪繁琐，可见维护关系的成本不低。
同时对于更深的利益共同体，中国人则非常依赖和依恋，也投入相当深厚的感情，从中构建自己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到了这个层次的关系，朋友之间就会随便的多，他们时常可以分享隐私，也可以不请自来，因为他想念你的时候是情不自禁的，而朋友之间有责任对此加以谅解和包容。
在最深的交情中，底层中国人的人也要求“真正的友谊”必须是终生不渝的，他们对此十分信赖，一旦遭受背弃则受伤极深，整个社会都会同意报复行为。即使是江湖帮派也可以做到“肝胆相照”，“为朋友两肋插刀”。人们把“义气”作为重要的信条，背叛者会遭受严厉的处罚。传说中的关羽被打造成了义气的守护神。
而“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也被人利用来绑架和培养自杀式袭击的刺客。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提及的历史上有名的几位刺客如豫让、专诸、聂政、荆轲，都是被平时施以恩惠，然后受命以死酬答知己。
中国古代关于友谊的最著名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描述了底层构建互惠共通体的模式。
另一个则是伯牙和钟子期的“高山流水”，反映的是精英阶层所推崇的无功利的精神交往。这种无功利的精神交往被认为是“芝兰之交”。《庄子·山木》中说:“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这样的友谊主要不是用以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而是用于精神的完满和提升，也就是在“君子”们那里，益友可以“辅仁”。在“高山流水”的故事中，这种类似于前定冥契的精神共同体的建立被极大地神秘化，它的发生甚至不需要相互的了解与认知，不需要日常相处的互动，不需要相同的经历或出身背景---真正的知音将以神秘的方式心心相印。
而互惠的利益所结成的关系则被贬低为是“小人”之间的关系。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种说法逐渐被演化成“君子以义相交，小人以利相处”或者“小人聚以利”的激烈言辞。“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逝人伤；唯以心相交，淡泊明志，友不失矣”。
既然无功利之交被认为是最高的友谊，逐渐地在中国文人中兴起这样一种话语：朋友之间可以像伯牙和钟子期一样缺乏日常交往，那么也可以是平时从不见面的好朋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朋友或许还互相牵挂着，书信往来。像杜甫思念李白时所写下的“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在今天的人看来显然会误以为是过于浪漫的同性关系。更极端的要求则是连相互思念也不需要：“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在这种思路的诱导下，中国精英文人也就是“君子”们，逐渐走向了表演孤独的道路。因为孤独的人很可能意味着择友标准更苛刻，所以疑似比较高洁。所以历史上一再有人声称“只有梅花是知己”----只有某些特定的植物如梅花、兰花或竹子，或者石头，或者云或者水，或者古人，才和自己存在着最深刻的友谊关系。
唐朝的诗人白居易说“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即我师”，此君又有另一首诗说：“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宋人谢枋得有诗“孤操爱结泉石盟”，同样是北宋朝的书法家米芾传说见到一块石头便整理帽冠，对着石头下拜道：“吾欲见石兄二十年矣！此足以当吾拜”。清朝的诗人高锡恩把他的书斋取名为“友石斋”。其中最夸张的是南宋诗人林和靖，据说以梅花为妻子，仙鹤为儿子。于是，在“君子”们这里，高洁的友谊的象征并不是“桃园三结义”，而是松竹梅“岁寒三友”。这样，所有声称自己孤独得只能与植物和石头交往的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趣味的公共体。
这种“君子”之间的友谊显然有其浪漫之处。它否定了互惠的共通利益作为友谊的基础，友谊就成了灵性相通的结果。从而成功地把基于利益和背景的同事、同僚、同乡等关系排除出去。
但是人们偶尔也会质疑这种夸张的话语。比如有人就指出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